我最難忘的事
臺中監獄  謝同學

兩千多個日子幾乎我人生八分之一的歲月。為了洗滌自己抹在心靈上的污垢，這段我人生的黃金歲月，就像使用了人間最昂貴的沐浴乳一樣，泡沫似的從監獄的排水溝中流逝無蹤。洗滌除垢後的心靈，雖然像經歷了巧匠琢磨後的拙玉一樣漸趨光澤。然而錐心泣血的沉痛往事，已如刀鏤火烙似的永　遠紋刻在心坎上，永不褪色永難忘懷。

同樣是秋月懸穹的季節：因被通緝而竄如喪家之犬，窮途末路下匿於荒郊野嶺的棄寮中，茫茫於何去何從？草木皆兵的壓力麻痺了人的正常思考神經，腦海中僅剩；拼下去或偷渡出境兩條經緯在交織。當悽惶無助陣陣盤旋心頭時：皓月卻毫不憐憫亡命人斂光掩護的乞求，反而恣意的大放光芒，作對似的要使人無所遁形。只得飢寒交迫的訴悚縮在陋寮的一隅聽天由命。

吠、吠幾聲狗叫驅使我驚慌失措的從陋寮的草隙向外窺探；攝入瞳孔的竟然是祖父跼躅的身影。言詞難以形容斯時的感受。魯賓遜漂流獲救似的淚雨加擁抱後，披上祖父攜來的夾克、狼吞虎嚥的掃光了老人家帶來的月餅和可樂之後。將何去何從的話題於焉展開。爺爺雖然是窮鄉僻壤的老農，但有他深明大義的執著他說：「蠻幹下去是螳臂擋車的下駟蠢勇，偷渡是敢做不敢當的懦夫。孩子！你是家族的長子兼長孫，天生就肩負二代榮辱的帶原。何去何從應剔除個人的主觀，從向整個社稷和家族贖罪的層次去思考。」，爺爺摸黑下山後；我不禁開始懷疑他對我的愛心是否已在褪色了？而徹夜輾轉難眠。

朦朧的響午時分；爺爺歸途墜落山谷重傷，黎明才被發現送醫的消息彷彿晴天的一響霹靂，震得我陣陣的昏眩。不顧一切的跌撞衝到醫院；頭部滲出紗布的斑斑血跡，腫如巴斗的斷腿令我在心顫膽抖中屈膝匍匐床沿。昏迷的爺爺奇蹟的甦醒；牽著我的手斷續的說：「錯不足悲，可悲者錯而不悔」。目視爺爺嚥下了最後一口氣。在全家哀嚎時我毅然地走進警察局。移送前蒙法外施恩重返奠拜；此時爺爺竟換上了瞑目安祥的遺容，隱約有嘉許的默示。

在管教長官和社工人員諄諄的開導和砥礪下；層層的積銹已磨淨。再出鞘時我必是一把為社稷為家族披荊斬棘的開山刀。明年的此時；更生的路途勢必崎嶇陡峭。然而兩千多個日子所培養的理智即是我的勇氣，爺爺付出生命的死諫即是我的力量。爺爺您的意志，您的理念已溶進了我的血液中循環不息，除非心跳停止，否則我永不會遺忘。勇氣和力量都已握在我掌心蓄勢待發的波波跳動。

樹欲靜風不止，子欲養親不待。請安息吧！爺爺。
